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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义乌第一时间
就邀请了浙商资产参与处理。作为中国首批成
立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2013年8月正式成立的

“浙商资产”，本就是浙江省政府为化解浙江省
各地的金融困局而来。

对于政府来说，企业托管无疑是最好的选
择。它既无需马上在大范围内推进企业破产和
收购、兼并，还可以“在不改变或暂不改变原先
产权归属的条件下，直接进行企业资产等要素
的重组和流动，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拓宽外资引
进渠道以及资产增值三大目的，从而谋取企业
资产整体价值的有效、合理的经济回报”。要求
匿名的义乌市一位官员分析称，更重要的是，它
还能屏蔽掉不利于地方经济信心的信号，避免
更大范围的波动。

2014年4月，浙商资产与伟海签订了托管协
议，正式入驻伟海。浙商资产随后制定了初步
的托管方案。“我们希望银行作出一定的让步，
担保单位，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也承担一定的责
任，再由政府给企业一些政策，对债权进行收
购。”朱巧伟告诉记者。

有债权人告诉记者，银行债权的处置价格
是七折，而对供应商则采取同样的方式，或延后
分期付款。“银行的态度大多都比较配合。”朱巧
伟说。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由此引发的连锁
收贷，银行和企业都无法通过单独努力化解，现
在早已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不过，伟海危局的变数仍在。知情者透露，
从 2015年夏天开始，或是因对部分处置方案有
不同想法，陶海弟开始产生抵触情绪，处置工作
就一直进展缓慢。但很快，陶海弟就丧失了继
续参与处置工作的机会。2014年 9月 19日，陶
海弟本人，连同他的妻子陶菊花，独子陶腾飞，
一并被公安刑事拘留。

一开始，三人共同涉嫌的罪名是职务侵占
罪。义乌市公安局经侦大队队长陈根清向记者
证实，“去年 8月，相关部门在财产审计过程中，
发现资产去向存在的问题，移送公安处理”。
2014年 9月 19日，陶海弟三人被刑事拘留。涉
嫌的犯罪事实，则是用公司的款项购买别墅。

但陈根清拒绝透露更多的案件详情。多位
司法界人士向记者指出，由于中国企业的治理
水平，企业主公私不分的情况颇为普遍，作为民
营企业的老板，因此被指职务侵占罪极为罕见，
恐将引发争议。

不过，很快陶海弟又被增加了新的罪名，挪
用资金和骗取贷款罪，而其中挪用的共犯包括
妻子陶菊花，而他的儿子陶腾飞，则另被查出涉
嫌伪造国家机关公章罪。“我们在他办公室查出
一枚用来伪造计生证明的街道公章。”陈根清
说。三人的案子，现在都在审查起诉中，但春节
后，义乌市检察院已将该案退回补充侦查一次。

“4月16日应是审查起诉的最后期限。如果
义乌未能在此之前取得陶海弟的延续托管的授
权，没有陶海弟的配合，危机彻底解决恐依然难
期。”义乌本地的知情者担忧说。（据南方周末）

义乌：割断失血的担保链
中国第二大拉链企业伟海集团的老板陶海弟豪赌了一把，一把输光了自己的人生。一年前，他还是一个高达数十亿元级庞大产业

帝国的君主，踌躇满志，希望赚个盆满钵满。一年后，他就从保全财富的美梦直接跌入人财两空的穷途--企业被托管重组，本人亦身

陷囹圄。仿如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由伟海集团引发的“互保联保”危机，将义乌这座中国小商品之都拖入深渊。

这场危局所涉及的资金规模迄今依然无从知晓，但记者得知，仅在第一层担保链上直接受伟海所累的义乌市骨干企业就高

达7家以上，其中不乏梦娜、伊美等国内知名企业。由于这些企业间错综复杂的联保网络关系，危机还将继续蔓延。

草根创业起步、投资实业
发家、进军房地产套牢、深陷
互保困境资金链断裂……伟
海拉链的溃败遭遇，正是如今
一些浙江制造业企业家的普
遍经历。

“他不吃喝嫖赌，也从不
拖欠客户的货款。”陶的老朋
友回忆，出身草根的陶海弟曾
是义乌著名的励志创业榜样。
1993年，陶投资 300万开办伟
海拉链公司，到 2010年，短短
17年时间，伟海拉链的综合实
力就已跃居全国拉链行业第
二，仅次于上市企业“浔兴股
份”。

“他是当年义乌拉链行业
引进专业设备的第一人。”一
位与陶海弟相交近二十年的
朋友告诉记者。在中国目前最
大的拉链生产基地义乌，伟海
公司拥有义乌拉链行业当年
最好的设备，拥有最早的研发
中心，“产品好卖到客户蜂拥
到工厂，等在机器边取货”。

“是房地产最后拖垮了
他。”与陶海弟合作近二十年
的供应商张静说。2004年，伟
海拉链开始涉足房地产，在毗
邻义乌的金华浦江县成立浙
江新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陶海弟任法定代表人，开发的

楼盘名叫“东方和园”。公开信
息显示，该楼盘项目总投资
4.2亿元，分 3期滚动开发，定
位为高端学区房。

但傲人的业绩背后，隐患
早已悄然埋下。“陶海弟 2008
年就向政府寻求过帮助。”王
基昌告诉记者。

但资金的困难尚未化解，
伟海就遇到了千载难逢的转
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
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带来了
新一波扩张潮。“那时资产价
格都在上涨，大家都是扩张。”
朱巧伟评价。

“当时的银行都是‘跪’着
求企业借贷，没有抵押，还会
通过联保方式帮你找担保
方。”要求匿名的一名义乌企
业家回忆说。

以伟海为例，伟海的主业
产值最高也就四亿元，但此后
伟海却一直在拿地借款。朱巧
伟在托管审计时，发现伟海收
到的银行贷款早已“远远超
出”此数。

银行也有责任，“尽职调
查不充分，风险调查也没做
到，一拉到互保企业，就拼命
送贷款给它。如果资产价格继
续走高，他可能还能融到更多
钱。”朱巧伟说。2010年，陶氏

家族又和义乌一家大型民企
伊美控股集团下面的投资公
司联合成立浦江新厦东方蓝
郡置业有限公司，开发被描述
为“浦江新贵”的东方蓝郡项
目。

“正是后面开发的这一项
目最后拖垮了伟海拉链。”陶
海弟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

“他没有房地产操作经验，又
赶上房地产最不景气的时候，
一下子就被套牢了。”2014年3
月，她最后一次见到陶海弟
时，陶已是愁容满面。

房地产项目就像台抽水
机，源源不断地抽干了尚有生
机的伟海拉链主业。2011年上
海一家资信评估公司的评估
报告显示，到2011年其他应收
余额上升到 47552.54万元，其
中 91.16%借予关联的这些房
地产企业。

事实上，评估公司早就提
示过相关的风险，“公司财务
上受母公司统一管理，存在被
关联方占用大额资金的现象，
且占用的大部分资金被调用
至关联方的房产开发项目，加
大了公司的资金压力，若关联
方经营情况不善，甚至将影响
公司资金的回收，存在一定的
财务风险。”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伟
海的贷款和土地滚雪球般扩
大后，拉链主业却一直无法
产生对应的产值。“伟海后来
融到的钱，跟主业已经没有
太大关系。这几年它的设备
始终没有更新。”朱巧伟说，

“他实际是以主业搭了很多融
资平台，重心已放到房地产
板块上。”他们审计发现，陶
扩张前三十几亩老厂区时候
的产值，跟现在扩大了数倍
的厂区差不多。

资信评估报告曾显示，
2008年到 2010年，伟海拉链
的 毛 利 润 率 仍 有 23.31% 、
23.44%和 21.65%。但朱巧伟
告诉记者，到他们介入时，由
于成本核算体系混乱，财务混
乱，企业利润几乎只有行业平
均 20%毛利润的七成，不计算
财务包袱，还不到 15%，这就
像“在宫殿里做豆腐”。

处置小组此前邀请了行
业内的几家龙头企业，福建的
浔兴拉链、温州的长城拉链等
企业参与重组。但这些企业都
没有兴趣，他们都说，“光有土
地厂房没用，设备太陈旧，需
要重新买过”。

“他就像是坐在泡沫上。”
王基昌如此形容。

引发“互保联保”风险
的伟海集团，自己也正是联
保链条的受害者。一位债权
人告诉记者，据他所知，伟
海正是因无法偿还替其它公
司担保的一笔民生银行贷款
而陷入绝境的。

多年以来，受银行扩张
式放贷的鼓励，伟海早和义
乌及周边县市的多家知名企
业结成错综复杂的互保关
系。“公司未到期对外担保的
数额较大，占其净资产的比
重较高，且全部为非关联企
业担保，实质上是为义乌地
区众多企业之间提升融资能
力而进行的互保行为，但客
观上也增加了系统性风险，
若任一被担保企业发生信用
危机，可能会使得公司面临
较大的代偿风险，甚至导致
其信用质量的恶化。”

2011年的一份评估报告
曾予以警示。孰料，就一语
成谶。

2013年底，走投无路的
陶海弟不得不向政府求助。

“陶海弟向市相关领导报告了
自己的情况。”王基昌证实
说。

政府随后对企业进行了
初步摸底，很快就发现了几
个问题。“一是资不抵债缺口
比较大；二是风险比较大，
它牵涉到担保圈。”朱巧伟告
诉记者。

多位人士告诉记者，一
开始陶海弟提出的是破产清
算的方案，但市领导没有同
意。

“如果纯粹就一家伟海，
按市场经济规律优胜劣汰就
可以，但伟海牵涉的担保企
业大多是义乌的骨干企业，

如果出问题，会影响义乌的
全局。”朱巧伟告诉记者。

事实上，危机曾通过联
保链条不断扩散。当时义乌
真爱集团曾因替伟海集团担
保 1500万元，遭光大银行宁
波分行起诉，对真爱虽无太
大影响，却一度引发与真爱
存在互保关系的另一家企业
的危机。

“对真爱来说这是笔小
钱，但银行征信系统预警
后，有银行出于恐慌，一个
月内抽贷了我们九千多万。”
要求匿名的一家义乌企业老
总告诉记者，这几乎将其逼
入绝境。而作为一家规模超
百亿元的企业，它的互保联
保规模则远超伟海集团，如
果这家企业倒掉，义乌甚至
浙江、上海多地都将诱发一
系列的联保危机。

就像蝴蝶轻轻扇动了下
翅膀，无论哪家有什么风吹
草动，整个联保链条就将掀
起一场风暴。

联保的扩散链条有多
长，2014年同样由浙商资产
处理的浙江虎牌控股集团破
产案可见一斑：三年前，因
浙江天煜建设倒闭，使互保
企业嘉逸集团被强行收贷，
嘉逸集团与荣事集团有互保
关系，而荣事集团又与虎牌
集团有 2亿元的互保关系--
虽然隔了如此之远，但间接
传导的信贷危机最终使陷入
恐慌的银行一个月内从虎牌
集团抽贷1亿元，直接导致资
金链断裂。由于虎牌集团又
与正邦电气等其它企业存在
超过6亿的互保贷款，最终形
成了四级互保圈，酿成了延
宕至今的危机。

联保危局

“坐在泡沫上”

危局未消

伟海拉
链投资房地
产套牢，又
深陷互保困
境资金链断
裂，并由此
引发担保链
上的一连串
义乌企业危
机。

房地产项目就像台抽水机，源源不断地抽干了尚有生机的伟海拉链主业。

“如果纯粹就一家伟海，按市场经济规律优胜劣汰就可以，但伟海牵涉的担
保企业大多是义乌的骨干企业，如果出问题，会影响义乌的全局。”

对于政府来说，
企业托管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